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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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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轻松地生活（组诗）

○毛新萍（北京）

投稿邮箱：jsjjb2025@163.com

潼 关（外二首）
○胡光（淮安）

站在你的脚下
俯瞰黄河
俯瞰漩涡的纠结和远去的咆哮

黄河的泥沙里埋着生锈的枪栓
三年的炮火没啃动根基
秦岭在你的背后用沉默拉起屏障

风在过古关的垛口
吹起长长的咏叹调
像当年守关人，没完没了的思念

渭河在这里很有礼貌地弯了弯腰
然后，把秦岭的影子
轻轻放进黄河的怀抱里洗涤

两条河默默交流着华夏文明
一条黄得深沉
一条绿得仓促，像给渤海未写完

的信

华山的轮廓在云里半隐半现
是要告诉世界
这里曾埋着侵略者的残梦

日寇的铁蹄到处践踏我们的国土
而潼关仍在山顶
用雄性和豪横镇守山河的脉搏

嘉峪关
花甲之年的车轮
告别故乡晨曦
拂过祁连山云雾
听过河西走廊驼铃
最后，一直开进嘉峪关的夕照里

城墙像一条被时光拉长的巨龙
在荒漠里穿行
五里一燧，十里一墩
而那些城堡，像散落在大地上

的邮戳
盖在丝绸之路的邮包上

昨夜的风从黑山飞来
像无形的刀尖，不停雕刻隘口的

苍凉
而长安城依然灯火辉煌
西域的葡萄藤顺着垛口攀爬
一直爬到山海关的墙头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
城墙串起两千多年的晨昏
过去：是烽烟，是刀戈
现在：是西部和大海共同的呼吸

玉门关
风把坐标定在
祁连山与北山的问候里
罗布泊的沙粒经常光顾
汉武大帝一挥手
一座孤城便在戈壁扎下了根

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牵着泥沙，牵着月亮的手远去
有人望着流水辨认故乡的方向
有人仰头追一片白云
像要打听那些没有回音的家书
春风如羌笛
只把凉州词的悲凉，吹得更远

现在，我们用五天的风雨兼程
驾着三千公里风尘而来
残垣断墙记不下戍边的脚印
笛子的余音，已长成戈壁的荒草
春风每年都来这里
似故乡寄来的消息
在残垣上，写下新的年轮

罗布泊的神秘不再让我失眠
戈壁沙漠森林湖泊不再让我陌生
在孤城的影子里
我摸到诗的心跳，摸到心的归处
那些边塞的诗句
那些曾经的足迹

都是玉门关久远的——守望

稻 田（外一首）
○陶晓杏（广东）

一横横一排排绿色的队伍
挺拔、威武
比电线杆还直的立正在水里
昨夜的大雨把农人厚重的脚印

抚平
田埂上的稗草刚站直了脚跟
却又被多情的风缠绕着
蓝天的白一点一点溶解在倒影里
偶尔掠过的鸟儿
正偷窥还在努力练习站立的秧苗
侧耳倾听秧根拔节的声音

最美的遇见
鹅黄与新芽交替变换
校道里细碎的绿涤荡着

暖阳。时光轻描淡写地诉说着
春日的花事
你曾说阳春三月
在校园里种下一首诗
可如今四月了
你的诗怎还没发芽
趁今日柔柔的风
赶快翻翻这书的土壤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把每一块地都晾在蓝天白云下
让春天为你做主
它会用一支希望的笔
为你描绘繁花似锦、六月流光
最美的遇见便是你在努力绽放
而我在听一树花开
在青春的岁月里
你我能真诚拥抱生命的冷暖
挥写光阴的情长

柿子的表白（外一首）
○吴从戎（广东）

柿子树并不善于表达
孤身站在房前的高岗上
不迎来，也不送往

孩子们离家的时候
叶和花都还藏在年轮里
孩子们归家
树又掐灭了提在手里的光
卸下表情，愣在原地

柿子红了
母亲提了筐请他们回家
孩子们不在家，他就是孩子
切成条
阳光下，体内的红燃烧殆尽

捧一把母亲新寄的柿干
已然黑得像土
却泛起雪白的糖霜
终于有机会
出演一场甜蜜的表白

牧 羊
晨起的阳光
洒在赭色的高墙上
黏土站起身
将温暖一寸寸圈养起来

在无草牧羊的季节
白发牧师匆匆走过
三只肥羊
默默地跟在身后
是忠诚的仆从

到人群中去牧羊
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行走的羊肉卷
纯天然的厚毛衣
对饥寒有本能的诱惑

高墙深院锁住了温暖
抵挡了阴暗
握紧眼中的信仰
摁住内心的犹疑

野百合（外一首）
○风雨萧萧（广东）

或许是
夏季飓风送来的礼物
野百合，不偏不倚
沾上跋涉泥泞的足迹
远方的你此刻
是否在路灯下
寻觅，昨天的影子

或许你
像红绿灯一样阅人无数
已淡忘天际飞翔的美丽
走过的岁月
又怎能湮弃
十字街口，风雨中
闪烁着芳香的注视

梦幻的霓裳
仰望寂寥的苍天
矗立在日出日落的山岗
可否发现
脚下的岚烟
正在席卷一轮轮悲怆

总是把共同的时光
糅合成泪眼
悬崖边，那朵芍药花
依旧嫣然
摘不到头顶上方彩云
只好甩动臂肩
作别高飞雁影的怅惘

今晚星月灿烂
必定会有窸窣的杨柳
相思湖畔摆荡
恍若初绽的娇艳映衬
波光粼粼的霓裳

或 许
或许，我来世上这一遭
只是为着与你相遇
那就让我，用长长且平庸的一生
用海洋的汹涌和
月华如练的柔美
与你慢慢远行
星星罗列在天空闪烁
在触手可及的幸福里
我的难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
如何保持，单纯又简单的情感
或许多年后，某个三月的午后
回忆起此时的风，温暖的眼神
以及，翻阅的书页里的某行文字
还有，那些未曾说过的话
以及脱口而出的年轻的诺言

祝 福
这是异常寒冷的冬天
我是用心思念的那个人
在人群散尽的午夜
我怀念幸运的知遇
在神和我们之间
隔着陌上缓缓开的花
我知道，冬天所有的意义
就是许多珍贵的雪花已消失

精神家园里的诗歌和文字
越接近阳光，空气和水
就越接近你的心灵深处
我在一座城市遥望另一座城市
想念那个牵动着我梦境的人

所谓祝福
是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慈悲
而祝福，会活在一句永远的叮嘱里

除 夕
这样的夜晚
一年只有一次
那些幸福的人们
穿越了森林湖泊高山大海
穿过了城市霓虹乡村炊烟
回到了蹒跚学步的童年
回到了子规呼唤的故乡
在万家灯火的此刻
而此时，我双手合掌
祝福每一座城每一个人
都能与明年的春天相拥
爱是一种信仰
是星辰大海的永恒
在新年的脚步声里
后会有期或无期
是谁在昨天的思念里

写下春天的寄语
只有我，在岁月的渡口
搜集所有关于你的消息
深深地祝福你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等 待
等待在树叶吹落的街边
徘徊在无人经过的巷口
黎明前，谁的语言驱散了无边的黑暗
就像昨夜，那些年轻的歌声
清澈又明亮地回旋
而许多的过往，注定被遗忘
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
等待的瞬间，写就半生的境遇
在散乱纷杂的诗句里
在悲欢离合的字里行间
在一生错过的故事里
让所有的犹豫以及蹉跎
沉入最深最远的海底
然后，如少年一般勇敢
深陷蓝蓝的白云天，不能自拔
望着天空在等待，我相信
生命最初的本真和单纯
相信上苍别有用心地安排
相信人生是一辆疾驰而过的列车
我们奇迹般地被遗落在站台

告 别
风吹，树动，云散，人走
时间没有驿站，脚步能停滞不前

五月匆匆的星空，一个人的夜晚
把现在还给即将初升的太阳
把想象还给灵魂，把青春还给轻狂
说出最后的誓言，风雨来临之前
一定有些已遗忘的，还没彻底丢失
比如，童年玩伴的乳名，和蝴蝶结
原野上，疯狂生长且舞动的矮草

在一层又一层的斑驳日子里
是怎样艰难的思绪和辽阔的怀念
一直在故乡的上空飘荡浮动
运河边的少年，有青草的梦想
那时的欢乐，在纯真的雨里奔跑
不懂爱情，甚至不懂忧伤

多年后，开始或者结束的一切
都由不得多想，没有任何的预兆
我们能把什么留给眼睛和回忆呢
今夜，我轻轻地问自己的心灵
该轻声祝福，还是该无声地告别

作者简介：毛新萍，女，新疆伊犁人，现
居北京，在央企工作，诗人、作家。

左手画里的小太阳
○张福敏（南京）

六岁的你举着画本跑来
左手彩笔在纸面游走
画圆滚滚的太阳，四周开出粉红花
把画贴在我心口
说这里是离春天最近的地方

玩1、2、3木头人时
你绷紧的身子像初生的芽
我偷挪的步子惊动风声
你转身时捕捉的刹那
满院梨雪都跟着雀跃

而当安静降临
画本在你膝头开出花园
左手飞出的鸟衔着云朵
右手写下的名字
长成另一轮小太阳

你静时如星子嵌在眉弯
闹时似春风路过心间
正用彩笔与童谣，细细编织
所有值得珍藏的时光
爷爷鬓角的雪是时光的画框
装着你每个成长的瞬间

无想山下的情景剧
○张学琪（溧水）

风从无想山吹进阳台
吹乱桌上的诗稿
架子上的鸟儿
有些恼火，以为是树
它对着窗外，叫唤不停

我把鸟儿关进笼子
一转身，风儿已走了
来不及和我告别
我知道，它要北上
北方的海边，有我的妈妈
我写在纸上的那些文字
一句一句，风记得很仔细
风，急着要去北上

匆匆，我并没关好鸟笼
鸟儿乘着最后一阵风
飞向远处的无想山
山里，肯定还有一只鸟
只是那只，并没有鸣叫

听 心
○谢丽霞（金坛）

立冬，降温
夕阳伸出柔和的手
轻触每一片落叶
叠加的颤抖

这样的时光，你等了很久
站着、蹲着、趴着
敏锐地捕捉你要的绚烂

完全不顾
那最温柔的一抹色彩

我被橘色、红色、黄色的经脉
紧紧包裹
坠落深渊
从此，无人听见
那流泪的心房

指尖上的烟火
○海 儿（陕西）

母亲是一位琴师
她用沾满烟火的双手
在黑白的琴键上
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音阶
弹奏成一首叫作活色生香的乐曲

母亲还是一位丹青高手
她那常被冷风吹得皲裂的双手
把苞谷、红薯、小麦这三原色
用水与火在日子的调色盘里
调出五颜六色的香气

母亲结满老茧的双手
用锄头在田间
写着长长短短的诗行
不断在节令的平仄里探究
四季更替里蕴含的韵律

窗
○詹守泉（辽宁）

夜空把星子，缀成镂空的窗
那些忽明忽暗的微光
像睫毛轻颤，抖落神秘的梦
让浓稠的夜，有了呼吸的形状

杏花踮脚，推开春的轩窗
缠绵的香漫过篱笆，逗引蜂蝶
花萼迸裂的脆响，惊醒冻土下
蛰伏的诗行，遍野生长

而我心底，锁着雕花的小窗扉
积年的尘埃蒙住月光
等你来，以指尖叩响
当锈迹斑斑的铜环轻晃
记忆的藤蔓便会疯长
缠绕成，盛满星河的暖房

归途有雪
○陶 全（山东）

当几声鸟鸣冻在半空
哈气的犬吠在山谷回声渐弱
苍茫灰蒙天地，雪舞原野

岁末最后一次别过脚手架
躬身钻入石棉瓦工棚
木板木凳，伺候荤素八大碗

将身嵌入南下的高铁
闲置一年的皮夹子光亮如新

小小的寸卡，承载了太多

困意不期而至，擎着手机
我看到村南路口的杨树下
一个矮小的身影，满头雪花

我张了张口，喉咙干涩
吧嗒一声，手机落地
睁开眼，列车到站

双 生
○潘世远（南京）

我在被另一个“我”操控着——
它叫灵魂，
住在我身体的阁楼，
不开灯，
只点一支不断矮下去的烛。

它替我拒绝
我渴望伸手的世界；
替我批准
我日夜想逃的囚笼。
它把镜子调成雾面，
让我永远看不清
是谁在模仿谁的眼睛。

有时它借我的嘴
说出带锯齿的句子，
割开亲人的手，
再让血替我鼓掌；

有时它按停我的心脏
三秒，
好让深渊
也听见自己的回声。

我申请解雇，
它递来一张
写着我名字的
辞职信——
墨迹未干，
却是我亲手签的笔迹。

于是我继续上班，
在骨骼的工位，
用静脉的打字机
敲出它口授的
每一道裂缝：

“痛，
是身体在写信
给灵魂，
而邮差
永远投错地址。”

昨夜它破例开窗，
让我偷窥——
对面楼里
另一个我
也正踮起脚尖，
把灵魂
往更黑的笼子里
锁。

瘦西湖的白塔

是不是喜欢伴瘦长的流水
看独处的静谧

身不由己的降临
从无法选择的新生中寻找

某种元素在结晶以后的存在
还有，一种简单的复制

从远处赶来
多少谄媚的色调被排除在外

确认过的眼神里
是谁的修行，一步一拜

铃，有风叩不响的无奈
从此走开，留你为谁等待

五亭桥下，停泊的龙舟已在视线之外

想去看云

雨水有没有横截面

连续几天雨
阴霾在潮湿中沉默

突然，好想去看云
那种湛蓝天际下大大
小小白色的云朵
放逐在湖面，浮沉在天边
的倒影
一朵、两朵

树林和远方在
眼眸里并肩，一些动物
开始醒来
想去看云，去看大雁飞翔
在光线之外的气流
那些凌乱的思域存放
的文字，或悲怆或孤独
在忽明忽暗的光影中闪着
血色
苍白的文字码不出悼词
还拿什么去祭祀

此时，需要看到一朵云
用来致敬暮色里
满头的白发
尘世盛开的花

大 雪

总有些事会如期而至

没约定的洄游
夜里游荡的光
彼此互不关联的两种事物
偶尔有过的碰撞

即是有些琐碎会遗忘
或是覆盖，一如
不能告诉你
初生时我们的状态
过于稚嫩，也过于单薄

屋外，椿树枝丫上的乌鸦
在卖力地喊叫
指认隐匿者的踪迹

一个告密者和它黑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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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白诗歌三首
○张长白（南京）

葛增明 绘


